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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备战奥运会，我们先在广西
训练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在上海完
成最后阶段备战。”王欢说，目前全国
范围内能够开展水球训练的场地并不
多，因为水球训练并不是有个游泳池
就行，还需要不少专业配套设施。

巴黎奥运会女子水球比赛，中国
队与匈牙利队、澳大利亚队、加拿大队
和荷兰队同分在A组。“本来我们这个
小组有南非队，后来南非队放弃奥运
资格，加拿大队替补参加，使小组竞争
更加激烈。”王欢透露，后来中国队和
加拿大队的比赛也成为事关晋级的关
键一仗，可惜最后没有把握住机会，

“我们和世界强队还有不小的差距，但

和多数队伍比赛时，还是看谁的发挥
更好，赛场上看谁把握机会的能力更
强。”

一场水球比赛由4节组成，每节8
分钟。除守门员外，球员只能用一只
手触球。攻方必须在30秒之内完成射
门，否则球权将转交给对手，并且重新
开始计算进攻时间。水球是一项身体
对抗激烈的体育运动，允许与控球球
员进行身体接触。

此次奥运会4场比赛，王欢只在第
一场比赛时下场休息了2分钟，其余比
赛时间全程在场上拼搏。每场比赛，
全程在泳池里来回冲刺，并且还要和
对手进行身体对抗，寻找进攻机会或
者全力防守，劳累程度可想而知。

“体能方面接受了一次考验。赛
场是游泳池里围出长25米、宽20米的
水域，我们在水里不停折返冲刺和对
抗，比陆地上更累。而且在游的过程
中，既要随时看球的位置，也得观察
队友和对手的情况。有时候为帮助
队友协防，恨不得能像篮球比赛那样
跑过去抢位，但是在水里游，速度毕
竟不可能太快，心里就特别着急。”王
欢说，“平时训练的时候，我们要像游
泳运动员一样练习游泳，通常每天游
六七千米，另外还要进行力量和爆发
力等训练。每个人位置不同，要求也
不一样，比如中锋需要更大的力量，
外线球员在灵活性和速度方面要求
较高，守门员则是腿部力量和心理素
质要求很高。”

奥运回响

昨日，记者联系上
参加巴黎奥运会女子
水球比赛的宁波运动
员王欢，她告诉记者：
“比赛结束后我们马上
就回国了，我回宁波调
整几天，然后就要去上
海准备今年的全国冠
军赛。”本届奥运会上，
中国女子水球队未能
晋级八强，王欢表示：
“从结果来看没有达到
期望的目标，但是我们
每个人都全力拼搏了
就无愧于心，不说遗
憾。”

“努力做到最好，
希望下一届还有机会”

女子水球在我国发展的时间并不长，
2005年成为全运会表演项目，2009年全运
会上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不到20年时间，
中国女子水球队便实现了从“无”到亚洲第
一的飞跃。中国女子水球队拥有亚洲第一
的实力，但在全球范围内还算不上强队。

“欧美很多球员都是从几岁开始就接
触水球运动了，我和队友们都是十几岁才
开始接触。”王欢说，加入水球运动这些年
来，自己感受最深的两个词就是“团队”“默
契”。

“水球比赛中，如果有一个人掉链子，
结果就是全队崩盘。因为在水里对抗，有
人出错了，其他队友很难及时补救。奥运会
赛场上，我和队友们都已经全力以赴，努力
做到最好，所以即使小组没有出线，我们也
无愧于心，不说遗憾。”王欢表示，不苛求结
果也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反思总结，“我们的
球队有自己的优点，但是不足之处也很明
显。比如，和澳大利亚队比赛，我们在3比5
的情况下追平，但是未能最终逆转比分；与
荷兰队的比赛，开局我们领先3球，最后被
追了回去。因此，从技术、战术到团队协
作，还是需要全方面去总结提高。”

出生于1997年的王欢是从游泳项目
转项练习水球的运动员。她2003年进入
宁波市游泳队，2006年入选浙江省游泳
队，曾在游泳赛场获得过不少佳绩。后来
她从游泳项目“跨界”转练水球，成为上海
市水球队的一员。

2016年里约奥运会后，中国女子水球
队“更新换代”，王欢通过层层选拔，于
2017年入选女子水球国家队。这些年来，
王欢跟随国家队获得了雅加达、杭州两届
亚运会冠军。东京奥运会上，王欢也入选
了国家女子水球队参加比赛，当时获得第
八名。

完成巴黎奥运之旅，王欢在个人社交
媒体表示：“回顾整个备战周期，经历过艰
苦，遇到过伤病，哭过、笑过，人生能有几回
搏，拼搏以后无愧于心，就是最完美的答
卷。”

“参加过两届奥运会，我也是队伍里的
老队员了。下一届奥运会是4年之后，希
望我还有机会去拼搏。”王欢说，不论如何，
水球项目让自己对沟通、合作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和感悟，“我认为这对于今后人生的
道路也很有帮助。”

记者 戴斌 通讯员 陈皎宇

4场激烈对抗，王欢只休息了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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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欢完成奥运之旅：

全力拼全力拼搏搏
就无愧于心就无愧于心

王欢（前）在中国队与加拿大队的比赛中进攻。新华社发

中国队教练在给队员布置战术。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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